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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城際高速鐵路
建成已經一年多，我一
直有一種衝動，想去乘
一乘。所以如此，其中
一個原因是，十幾年前
我去日本，曾乘過新幹

線從東京去大阪，當時對高速、舒適的高鐵
羨慕不已，心中暗自思忖，我國何時才能有
如此高速的火車。最近妹妹從上海來京，看
過鳥巢、水立方，遊過奧林匹克公園後，提
出想乘一乘京津高鐵，享受一下高速給人帶
來的愉悅，我當然求之不得，於是和老伴兒
一起，陪她來到北京南站。

早就聽說北京南站規模很大，世界一流
，但不走進其中是很難想像的。候車大廳宏
偉寬敞，猶如走進機場候機大樓，座椅沙發
式，或一排排，或圍成小圈兒，其間點綴了
鮮花，大廳四周又配置了高聳的棕櫚，氛圍
十分溫馨。那天乘客雖然很多，但絲毫沒有
擁擠的感覺。

走下月台，不覺眼前一亮，一列嶄新的
列車停在我們面前，乳白色的車身，流線型
的車體， 「和諧號」三個大字赫然在目，完
全脫去舊日火車的痕跡。進入車廂，就彷彿
登上飛機，空間寬闊，座位舒適，一塵不染
，妹妹不禁嘖嘖讚賞， 「真漂亮」。

我們剛在座位坐下，鄰座就遞過話來：
「你也是去天津？」說話有點口音，我看了看，是一位老者

，七十上下，身邊還坐着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我趕忙回答
： 「是去天津。」老人問： 「沒去過？」我答： 「那倒不是
，主要是想坐坐這車。」老人笑了： 「我們也是，兒子讓我
們來，坐坐這新型火車。」就這樣，我們與老人攀談起來。

原來老人是河南南陽人，退休已多年。在職時曾任一家
公司的職員，負責採購，從南到北，跑遍全國。在採購之餘
，也觀賞了各地的風光，北京的長城、上海的外灘、昆明的
石林、西雙版納的歌舞，他幾乎沒有沒看過的。不過他和老
伴已幾年沒來北京，一些新建築對他們來講都是新的。他在
北京工作的兒子，怕爸媽在老家悶得慌，專門買了車票，請
他們來北京看看鳥巢、水立方、奧林匹克公園，也借這個機
會坐坐高鐵，享受一下高速列車的速度。老人說，天津他去
過多少次，這次主要是為了坐坐這個火車，過去沒有，現在
開開眼。

我們的交談，引起前座一對老年夫婦的注意，於是他們
插話說，他們去天津，也是為了坐坐這個車，體驗一下高速
到底有多快，下車後逛天津還不知道往哪兒走，說着笑了起
來。我心想，高鐵的 「誘惑」可真不一般。

高速列車繼續前行，速度表已標出三百五十／小時公里
，但車子很穩，完全感覺不到那麼快。有意思的是，南陽老
人找來一個杯子，盛滿水放到窗前的小桌上，靜靜地觀察片
刻後招呼身邊的老伴： 「快看，一點也沒晃盪出來，可真穩
！」車上的人聽了他的話，不約而同笑了起來。二十九分鐘
後，火車準時停在天津車站。

由於年紀關係，逛天津我們沒打算走多遠。出了車站就
見眼前是一條河，不遠有一座橋，一打聽原來那條河就是有
名的海河，那座橋就是解放橋，有一百多年歷史。海河兩岸
，樓房林立，河邊小路，花團錦簇。這天趕上海河畔津灣廣
場開市，我們逛了幾家商店，又到鄰近的餐館吃了狗不理包
子。看看還有時間，就又去文化街和食品街遊覽了一番。妹
妹十幾年前出差曾來過天津，還住了個把月，走過不少地方
，她說今天的天津已變得不認識了。

現在，京滬高鐵正加緊興建，建成後兩地的距離將大為
縮短，屆時高鐵不知又會 「誘惑」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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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市東北二十多公里處
，有一山脈叫棲霞山，因南朝時
建有 「棲霞精舍」而得名。棲霞
山既不高大，也不險峻，但由於
山上名勝古跡較多，加之山深林
茂，風光秀美，漫山遍野的楓樹

非常養眼，是我國四大賞楓勝地之一，因此被譽為
「金陵第一名秀山」。

南方樹葉變色的季節，與北方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北方，霜降過後，樹葉就基本上都變色了，有的甚
至落光了。而在南方，楓葉變紅的日期要根據當季氣
溫的變化而定，每年都不相同，一般都要等到深秋甚
至初冬之後。記得第一次去棲霞山觀賞楓葉，由於去
的不是時候而未能如願。第二次就不再那麼性急，啟
程前特別留意當地報章披露的消息，待到滿山紅透時
，就選了一個天晴氣爽的日子，悠閒自得地驅車前

往。
到得山下，在棲霞寺、舍利塔、三聖殿等處稍作

遊覽之後，就沿着標有指示牌的路徑，經千佛岩、待
月亭、暢觀亭、試茶亭，直奔後山而去。不到半個小
時的光景，我們來到太虛亭前。這裡上有紅葉谷，下
有楓樹嶺，據說是觀賞紅葉的最佳處。站在亭下四顧
，只見環亭都是古楓樹林，隨着山勢的起伏層層疊疊
連綿成片。漫步山陰道上，腳下盡是紅葉覆階，好似
鋪上了紅地毯；立於楓林湖畔，眼中唯有紅葉倒影，
猶如冒出了紅珊瑚。走進楓林深處，如火如荼的楓葉
鋪天蓋地，競相飄紅，偶有幾株尚未全紅的楓樹，淹
沒在一片紅潮之中，像是被赤化了一般失去了個性，
想要彰顯自己的獨立都很難。舉目望去，散布在楓林
中的遊人，彷彿置身於絢爛的彤雲紅霞之中，飄飄欲
仙，如夢如幻。

在眾多林木中，葉片經霜變紅的不只楓樹一種，

但楓葉給人的美感最強。楓葉的線條清晰，輪廓分明
，形狀優雅，玲瓏可愛，就像五指伸開的小手，讓人
親近，惹人愛憐。楓葉的色澤鮮艷，紅得就像燃燒的
火苗、升騰的火炬，給人以舒張的激情、溫熱的浪漫
。寂寞的山林披上了楓葉做的衣衫，猶如成群的紅妝
少女，在秋風的吹動下翩翩起舞，風姿搖曳，嫵媚動
人。

正所謂 「知好色而慕少艾」，形美色也美的楓葉
，也象徵着芳心和戀情，特別討青年男女的喜歡。其
實，不獨年輕人，但凡看到紅葉的人都會由衷地喜歡
。我想，人們喜歡它的不僅僅是美麗的外表，還有
「歲寒心愈熾，霜重葉更紅」的精神。特別是當這一

片片娟秀鮮艷的紅葉，向人們展示着凋零前的燦爛時
，有誰不為這種最後的浪漫所心儀，所敬重，從而對
時光鍛造出來的生命底色產生出更多的思考呢？

「黃河氾濫兩千載
，淹沒開封幾座城」。
兩千年來，黃河在河南
省開封的多次氾濫，使
得一座座古城被黃沙無
情地淹沒。黃河在歷史

上的多次氾濫給當地人帶來無盡災難的同
時，也創造了 「城疊城」的奇觀。

開封人在歷經數次淹沒之後何以要在
原址建城，而不是另擇地而建呢？ 「城疊
城」、 「牆疊牆」、 「路疊路」、 「門疊
門」、 「馬道疊馬道」的奇特現象是偶然
形成還是有歷史依據？

水患成就 「城疊城」 奇觀
在開封，層層疊壓起來的六座城池就

像 「活的化石」，立體地展現了開封自建
城以來的古代城市變遷史。從某種程度上
說，開封城也是一部王朝更替史。著名歷
史地理專家、中國古都學會會長朱士光教
授表示：在歷史上，黃河流域有許多大大
小小的城邑遭受了與開封城同樣的命運，
但能像開封這樣疊壓得層次之多、規模之
大，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獨一無二
的。

「城疊城」是怎樣形成的呢，長期在
開封從事考古研究的研究員丘剛說： 「開
封的數度衰沉都與一個黃河脫不了關係。」

開封位於柳園口黃河大堤南岸約十公

里處，站在柳園口向南看，黃河之水明顯
高出開封地面三至五米。經開封黃河河務
局實地測量，柳園口黃河段的河床底部，
比宋金皇宮遺址處的龍亭公園內地面高近
十二米。

在黃河流域，開封屬中下游地區。穿
過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後，黃河進入廣
闊的華北平原，地勢平坦，流速降低，從
中上游帶來的巨量泥沙，至此便大量沉積
下來。到了開封境內，這種現象最為明顯
。據統計，每年有三億噸泥沙淤積在下游
河床內，使這段河床每年平均升高十厘米
。這樣日積月累，年復一年，使開封河段
已逐步形成聞名中外的 「懸河」奇觀。

「懸河」的形成使水患成為威脅開封
的主要因素，也形成今天的 「城疊城」奇
觀。經考古發掘證實：開封 「城疊城」最
下面的城池─魏大梁城在今地面下十
餘米，唐汴州城距地面十米左右，北宋東
京城距地面約八米，金汴京城約六米，明
開封城約五至六米，清開封城約三米。

何以屢淹屢建？
除了 「城疊城」、 「牆疊牆」之外，

考古過程中還發現了很多 「路疊路」、
「門疊門」、 「馬道疊馬道」的奇特現象

。現在的中山路是開封市舊城的中軸線，
地下八米處，是北宋東京城南北中軸線上
的一條通衢大道─御街，中山路和御
街之間，分別疊壓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

這種 「路疊路」的景觀還意味着，從古代
的都城到現代的城市，層層疊加起來的數
座開封城，南北中軸線居然沒有絲毫變
動。

開封人何以在舊址上屢淹屢建，而不
是擇地另建；新城位置與老城何以竟絲毫
不差？丘剛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
是當地氣候溫和，四季分明，適合先民居
住，戰國時期是開封歷史上第一個輝煌時
期，當屬戰國時代魏都大梁城，魏惠王之
所以在此建都，是因為該地區距黃河、濟
水不遠，他組織大批人力在附近開鑿了一
條人工運河，即鴻溝。鴻溝的開鑿使大梁
成為當時名揚天下的水陸大都會，鴻溝
（現在的汴河）後來也成為京杭大運河的
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開封發展史上鼎盛時
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於此，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開封位於南北交通的
一條水陸交通大道上。

丘剛認為，除了環境適合人居住外，
另一個原因在於人的思想理念，中國自古
就有 「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佔居中原
便於向四周擴展的理念，讓開封成為帝王
之都的理想場所，這種 「王氣」在今天的
開封人身上仍能體現出來。

奇觀有望與世人見面
一九八一年，開封龍亭湖底清淤過程

中，規模宏大的明代周王府遺址突然浮現

。據史書記載，周王府是在宋、金皇宮基
址上修建起來的。當時就有人質疑：周王
府的下面，真的埋藏着一座千年皇城嗎？
大規模的 「宋城考古」就此拉開了帷幕。
在此後二十多年的考古發掘過程中，一層
層的古城被發現，開封城下 「城疊城」的
傳說被一步步撩開了它神秘的面紗。

而今在龍亭景區地下約八米深處，是
北宋東京城的皇城遺址所在地，它分別與
金皇城與明周王府紫禁城遺址相疊壓。內
城是東京城的第二道城牆，它在唐代汴州
城的基礎上修建而成。北宋內城較現存的
開封明清城略小，其東西牆座落在唐汴州
東西牆之上，上層又與明清開封城相疊壓
。其南北牆則分別處於今開封舊城區南北
部一帶，殘牆距地表十至十二米。

正當學術界為 「城疊城」奇觀的揭示
興奮不已的時候，有關部門也着手選取具
備條件的典型地點，在進行科學保護的基
礎上，逐步進行開發展示，以使今天的人
們能一睹開封城下 「城疊城、路疊路、馬
道疊馬道」景觀的神奇。二○○九年八月
四日，河南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對外通
報，開封市擬開發 「城疊城」新鄭門遺址
博物館，擬投資人民幣三億三千六百九十
萬元，規劃用地九十四畝，總建築面積三
萬八千九百平方米的 「城疊城」博物館，
博物館一座由遺跡館和陳列館構成。目前
，各項拆遷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

今天，繁忙的中山路是一千多年來這
座城市不變的南北中軸線，深埋地下的六
座古城歷經怎樣的滄桑，其下面有多少不
為人知的秘密、多少年之後才能揭開，人
們不得而知，但 「城疊城」景觀的開發已
提上了日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城撂
城」奇觀將與世人見面，屆時人們看到的
便不僅僅是層層疊加的馬道。

孔
子
不
喜
歡
孟
子
，
只
是
一
種
推
論
。
孔
子
與
孟
子
一
直
都
被
後
人
緊
密

地
連
接
在
一
起
，
孔
子
被
視
為
聖
人
，
孟
子
被
稱
為
亞
聖
，
他
們
的
學
說
被
合

稱
為
﹁孔
孟
之
道
﹂
。
其
實
，
孔
子
根
本
不
知
孟
子
為
何
許
人
。
孔
子
去
世
於

公
元
前
四
七
九
年
，
孟
子
出
生
於
公
元
前
三
七
二
年
（
一
說
前
三
九
○
年
）
，

孟
子
出
世
之
時
，
孔
子
已
去
世
百
年
左
右
，
孔
子
與
孟
子
從
未
有
過
也
根
本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接
觸
，
談
不
上
喜
歡
與
不
喜
歡
，
連
說
子
思
—
—
孔
子
的
孫
子

—
—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孟
子
都
有
點
玄
。
一
直
都
說
孟
子
是
子
思
的
門
生
，
其
實

，
孟
子
出
生
之
時
，
子
思
也
已
去
世
多
年
。

將
孔
子
與
孟
子
連
在
一
起
，
將
他
們
的
學
說
合
稱
為
﹁孔
孟
之
道
﹂
，
當

然
是
有
道
理
的
。
至
少
，
他
們
都
相
當
看
重
﹁仁
義
﹂
二
字
。
假
如
哪
位
國
君

因
為
財
政
困
難
而
向
孟
子
諮
詢
，
他
也
一
定
會
像
孔
子
那
樣
勸
說
那
位
國
君
輕

徭
薄
賦
，
改
收
十
二
稅
為
十
一
稅
；
假
如
哪
天
孟
子
回
家
看

到
馬
廄
失
火
，
他
也
一
定
會
像
孔
子
那
樣
問
﹁傷
人
乎
﹂
而

﹁不
問
馬
﹂
。
就
此
而
言
，
他
們
能
夠
同
氣
相
求
。
至
少
，

在
他
們
活
着
的
時
候
，
他
們
崇
尚
的
三
代
之
德
也
都
無
人
賞

識
，
他
們
只
講
仁
義
不
講
功
利
的
主
張
也
都
很
難
推
行
。
就

此
而
言
，
他
們
可
以
同
命
相
憐
。

但
我
敢
說
，
假
如
孟
子
也
曾
與
顏
回
、
子
路
同
為
孔
門

弟
子
，
孔
子
不
喜
歡
孟
子
。

孟
子
能
言
善
辯
，
孔
子
不
喜
歡
。
你
去
讀
《
論
語
》
就

會
發
現
，
孔
子
曾
多
次
說
到
一
個
﹁佞
﹂
字
。
這
個
﹁佞
﹂

字
，
以
後
逐
漸
演
變
為
拍
馬
溜
鬚
、
阿
諛
奉
承
，
且
與
一
個

﹁奸
﹂
字
結
對
，
叫
做
﹁奸
佞
﹂
，
在
孔
子
說
那
些
話
的
時

候
，
或
者
說
，
在
孔
子
的
那
些
話
中
，
卻
只
有
能
說
會
道
，

能
言
善
辯
的
意
思
。
所
謂
﹁佞
﹂
者
，
也
不
過
是
能
說
會
道

或
能
言
善
辯
而
已
。
孟
子
偏
偏
攤
上
了
這
一
條
。
儘
管
他
自

己
說
﹁予
豈
好
辯
哉
？
予
不
得
已
也
﹂

，
其
實
還
是
﹁好
辯
﹂
的
。
不
但
好
辯

，
而
且
雄
辯
；
不
但
喜
歡
，
而
且
擅
長

。
辯
，
對
於
孟
子
來
說
，
已
可
謂
習
以

為
常
。孟

子
率
性
而
為
，
孔
子
不
喜
歡
。

在
孔
子
那
邊
，
什
麼
都
要
受
禮
的
約
束

的
，
所
謂
﹁非
禮
勿
視
，
非
禮
勿
聽
，

非
禮
勿
言
，
非
禮
勿
動
﹂
；
所
謂
﹁恭
而
無
禮
則
勞
，
慎
而

無
禮
則
葸
，
勇
而
無
禮
則
亂
，
直
而
無
禮
則
絞
﹂
。
所
以
，

他
在
君
主
面
前
才
那
麼
誠
惶
誠
恐
，
連
大
氣
都
不
敢
出
；
所

以
，
他
才
會
稱
讚
﹁三
分
天
下
有
其
二
﹂
的
文
王
對
暴
君
也

能
俯
首
稱
臣
，
﹁可
謂
至
德
也
已
矣
﹂
。
孟
子
卻
是
﹁說
大

人
則
藐
之
，
勿
視
其
巍
巍
然
﹂
的
，
如
他
這
般
的
﹁糞
土
當

年
萬
戶
侯
﹂
，
難
得
孔
子
的
青
睞
。

儘
管
孔
子
說
，
顏
回
對
他
沒
有
什
麼
幫
助
，
對
於
他
說

的
話
，
顏
回
沒
有
不
心
悅
誠
服
的
，
但
他
最
喜
歡
的
弟
子
還

是
顏
回
，
顏
回
一
死
，
他
就
大
聲
疾
呼
﹁天
喪
予
﹂
；
儘
管

孔
子
說
，
一
旦
﹁道
不
行
，
乘
桴
浮
於
海
﹂
，
跟
從
他
的
可

能
只
有
子
路
一
人
，
但
他
對
子
路
還
是
多
有
不
滿
。
其
箇
中

原
因
，
除
了
子
路
與
冉
求
一
起
充
當
季
氏
家
臣
使
他
不
快
，

還
有
兩
條
便
如
上
所
述
—
—
子
路
是
能
言
善
辯
，
而
且
率
性

而
為
的
。
因
此
，
孔
子
說
他
的
這
位
孔
門
弟
子
，
登
堂
而
沒

有
入
室
，
除
了
膽
子
比
他
大
，
就
沒
有
別
的
長
處
。
假
如
孟
子
也
曾
是
孔
門
弟

子
，
他
在
孔
門
之
處
境
，
未
必
就
強
於
子
路
。

人
是
不
可
能
複
製
的
，
尤
其
是
有
思
想
的
人
。
即
使
像
﹁孔
孟
﹂
那
樣
，

雖
有
思
想
的
某
一
方
面
之
大
同
將
他
們
連
接
在
一
起
，
但
因
為
所
處
的
時
代
不

同
，
各
人
的
經
歷
不
同
，
他
們
之
間
還
會
有
諸
多
不
同
。
因
為
有
﹁孔
孟
之
道

﹂
一
說
而
將
孔
子
與
孟
子
完
全
視
為
一
體
—
—
某
一
特
殊
時
期
曾
被
稱
為
﹁一

丘
之
貉
﹂
—
—
的
思
維
應
當
束
之
高
閣
。
孔
子
的
所
有
毛
病
孟
子
未
必
都
有
；

孟
子
的
所
有
秉
性
也
未
必
都
來
自
孔
子
。
顏
回
是
被
稱
為
﹁復
聖
﹂
的
，
如
果

細
加
考
察
，
或
許
也
能
發
現
他
與
孔
子
之
間
的
種
種
區
別
，
哪
能
就
是
一
個
模

子
複
製
出
來
的
孔
夫
子
第
二
呢
。

何
況
，
人
也
根
本
沒
有
必
要
複
製
，
尤
其
是
有
思
想
的
人
。

先
秦
古
人
吃
什
麼
？

馮

進

高
鐵
的

﹁
誘
惑
﹂

延

靜

開封􀎠城疊城􀎡奇觀揭秘
王永記 何曉聰文 吳玉良圖

棲
霞
紅
葉
王
兆
貴

孔子不喜歡孟子的推論 宋志堅

蘇東坡因以詩托諷朝政，貶為黃州團
練副使，築室於東坡，自號 「東坡居士」
，每於公事之暇，用心攻讀《漢書》。他
讀《漢書》的方法與眾不同，南宋學人陳
鵠的《耆舊續聞》中有所記載。

一日，友人朱載上登門拜謁，書僮入
內通報後，仍遲遲不見東坡出迎，不禁心生疑慮：往日來會
，先生都是聞報即出，今日是否正有緊要事區處？

他本要向後轉回去了，但想既已通報，不辭而別顯得不
恭，於是耐着性子等着。

小半個時辰過後，才見東坡急急忙忙出來迎客，未及施
禮，即已道歉不迭： 「剛才正在做日課，怠慢了，請包涵恕
罪！」說着連連打拱作揖。

賓主就座，寒暄過後，朱載上忍不住問他，剛才所說的
日課究意是怎麼一回事。東坡回答說是抄《漢書》。朱載上
不甚相信，說： 「誰不知先生博聞強記，一目十行，開卷一
覽便終生不忘，因何還要手抄？」東坡一本正經道： 「哪裡
哪裡？為能遍得書中旨要，運用自如，信奉了一個 『抄』字
，讀《漢書》至今，已抄過三遍了。」

朱載上更加不相信了： 「一部《漢書》，洋洋百萬言，
莫說抄三遍，抄一遍也不知要耗費多少時日，談何容易？」
東坡解釋道： 「我抄書與眾不同，第一次讀《漢書》時，每
段抄三個字作題目，第二次讀時抄兩個字為題目，如今是第
三次了，每段抄一個字作題目。」

為了試試蘇東坡抄《漢書》的效果，朱載上提出要求：
「先生所抄之書，可肯幸教？」東坡點頭允諾，將第三次所

抄的遞上。朱載上翻開一看，見均是些意不相干的字。東坡
笑着說： 「請舉一字。」朱載上指了第三個，東坡又遞上相
應《漢書》，然後應聲背誦數百言，竟無一字差缺，連試五
字，都是這樣！

朱載上驚訝之餘，欽佩得不得了： 「真謫仙才也，無怪
乎先生學識淹貫，高人一等，其奧秘原在於此！」

蘇東坡抄《漢書》
陸茂清

開封的 「馬路疊馬路」 景觀

裸
露
地
面
的
一
段
清
代
城
牆

美
國
人
的
自
大
、
自
傲
，
在
世
界
上
是
出
了
名
的
，
因
為
他
們
歷
來
認
為

世
界
上
哪
一
個
國
家
都
比
不
上
美
國
富
有
、
強
大
、
自
由
、
民
主
。

俄
國
人
也
曾
是
自
滿
、
自
矜
的
，
他
們
愛
唱
的
歌
裡
就
說
：
﹁在
世
界
什

麼
地
方
，
你
能
找
到
比
我
們
祖
國
更
美
麗
的
國
家
？
﹂
﹁我
們
沒
有
見
過
別
的

國
家
，
可
以
這
樣
自
由
呼
吸
。
﹂

冷
戰
結
束
，
蘇
聯
解
體
，
俄
國
人
無
比
自
卑
、
自
餒
，
美
國
人
就
更
自
信

、
自
恃
了
。
地
球
上
唯
一
的
超
級
大
國
，
能
不
為
之
自
負
、
自
豪
嗎
？

中
國
就
一
直
不
在
美
國
人
的
眼
裡
，
閉
關
自
守
，
自
生
自
滅
，
男
人
頭
上

的
長
辮
，
女
人
身
上
的
小
腳
，
便
是
他
們
二
百
餘
年
腦
子

裡
的
定
格
形
象
。

然
而
，
世
界
在
不
斷
變
化
，
美
國
人
的
思
維
方
式
也

就
不
能
不
變
。
數
年
前
假
若
有
哪
個
美
國
人
公
開
說
一
句

﹁向
中
國
學
習
﹂
，
那
他
一
定
會
受
到
輿
論
的
抨
擊
，
說

他
講
了
﹁政
治
上
不
正
確
﹂
的
話
，
有
損
於
美
國
的
自
尊

、
自
愛
。
可
現
在
情
況
不
同
了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碩
果
纍

纍
，
甚
至
在
世
界
性
經
濟
衰
退
的
一
片
慘
淡
氣
氛
中
也
能

一
枝
獨
秀
、
欣
欣
向
榮
，
所
以
連
像
《
時
代
》
這
樣
一
貫

自
持
、
自
重
的
美
國
雜
誌
也
要
說
一

句
﹁向
中
國
學
習
﹂
了
。

該
雜
誌
最
近
發
表
一
篇
長
稿
，

題
目
便
是
《
我
們
可
向
中
國
學
習
的

五
個
方
面
》
。
文
章
說
：
﹁在
美
國

仍
然
深
陷
於
經
濟
恐
慌
泥
潭
之
際
，

這
個
亞
洲
巨
人
正
在
馬
不
停
蹄
地
往

前
走
。
在
奧
巴
馬
首
次
訪
華
前
夕
，
看
一
下
這
個
正
在
世

界
上
崛
起
的
國
家
可
以
教
給
我
們
一
些
什
麼
。
﹂

一
向
自
大
、
自
傲
的
美
國
人
顯
然
變
得
謙
虛
起
來
、

樂
意
躬
身
求
教
了
。

文
章
指
出
，
目
前
中
國
至
少
在
五
個
方
面
值
得
美
國

傚
法
：雄

心
勃
勃
。
確
定
目
標
，
制
訂
計
劃
，
努
力
推
動
國

家
向
前
進
。
如
高
速
鐵
道
線
建
設
計
劃
就
十
分
了
不
起
。

重
視
教
育
。
搞
好
基
礎
教
育
，
尤
其
是
數
學
和
科
學

，
中
國
孩
子
往
往
比
美
國
孩
子
學
得
早
、
學
得
多
。

照
顧
老
人
。
在
中
國
父
母
養
育
子
女
、
子
女
照
顧
老
年
父
母
，
美
國
人
把

老
年
父
母
送
進
老
人
院
，
在
他
們
看
來
是
一
種
恥
辱
。

更
多
儲
蓄
。
中
國
人
勤
儉
持
家
，
不
亂
消
費
，
家
庭
存
款
多
，
儲
蓄
率
超

過
百
分
之
二
十
，
而
美
國
只
有
百
分
之
四
。

展
望
未
來
。
中
國
人
正
着
眼
將
來
，
充
滿
幹
勁
，
自
強
不
息
，
自
豪
地
努

力
去
做
前
人
沒
有
做
成
的
事
情
，
目
前
處
於
二
十
六
年
來
最
大
經
濟
衰
退
困
境

中
的
美
國
人
對
前
途
也
應
有
這
樣
的
自
信
。

變謙遜了的美國人
陳 安


